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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峰山上好风光
□罗艺

（上接09版）
毛泽东第三次到特园，是9月2日中午。张澜以民

盟中央名义邀请，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在达观
楼举行的公宴，沈钧儒、黄炎培、鲜英、章伯钧、罗隆基
等陪同。毛泽东畅饮特园家酿枣酒十分尽兴，高兴地
说道：“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今天，我
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
国。”宴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并同沈钧儒
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谈五四运
动往事。”【注：摘自《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宴毕，鲜英拿出长女鲜继桢
的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主席挥毫题写“光明在
望”，勉励大家“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毛泽东第四次到特园，是9月7日晚。在周恩来和

王若飞等陪同下，毛泽东出席冯玉祥在特园康庄的私
宴。国府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对赴宴时间、地点、人
物均有详细记载：“下午7时30分毛、周、王及王炳南
同乘2832号车及随从5645号吉普车往康庄晤冯玉
祥，约廿分后即乘原车返桂园，又于八时许乘原车赴冯
之欢宴”。

毛泽东第五次到特园，是国共谈判进入关键期的9
月15日。当天下午，毛泽东与张澜在鲜宅达观楼长时
间密谈。《毛泽东年谱》详细介绍了有关内容：毛泽东告
诉张澜，“关于承认党派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自由权利、
召开政协会议等项大致获得协议，国大代表问题尚待
继续磋商，目前症结在军队数字和驻地、解放区政府和
区划两大问题，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运送兵员，名为接
收，实为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两党谈拢问题公
之于众，毛泽东欣然同意。张澜遂连夜赶写《给国共两
党领袖的公开信》，9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
《华西晚报》同步发表。

毛泽东第六次到特园，是9月22日晚。重庆谈判期
间，毛泽东曾在桂园举办茶话会款待工商界。为互相加

深了解，“铅笔大王”吴羹梅联络
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

园、章乃器五大工商名
人，共同具名在特

园宴请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偕董必武、王若飞，出席在
鲜宅达观楼举行的私宴，席间气氛轻松活跃。晚年，吴
羹梅特别强调是借用“特园(鲜特生住宅)宴请毛泽东等
中共领导同志”。（见《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中国
文史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特园见证了中国从‘民主之家’走向‘民主之国’
的光荣历史。特园也因此沉淀了深厚的统战文化与历
史底蕴。”那么，历史为何选择了特园？隆准认为，这与
鲜英诚信为国家为民族的大德有密切关系。

1925年9月，刘湘打败杨森以后，任命鲜英为师
长，兼任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鲜英与
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反蒋抗日，
为后来的“红桂川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1937年在
成都鲜英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
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刘湘资助红军20万元
银圆，大批物资运送陕北；国共合作时期，
中共代表团进驻重庆，鲜英不顾国民党
威胁，向周恩来承诺“一愿意，二不
怕”。特园遂成为民主人士大本营，
也成为共产党重要的活动场所。

“正是曾外祖父多年来的言行
赢得了共产党的信任和尊重，所以
才会有毛泽东‘六顾特园’的故
事，特园才会留下如此多的传奇。”
隆准说。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
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1初见临峰山

1985年冬，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我从江津德感坝
搭乘长途汽车上临峰山。车窗外雨水与白雾交织，模
糊了远方的景致。只能凭感觉，判断上山的连续不断
的Z字形盘山公路，崎岖、险峻、陡峭、泥泞，汽车马达
轰响着，一车人等，随着车子的摇晃，昏昏欲睡。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车子艰难地爬上了山
顶。山顶上，雾霭笼罩四野，旱田里杂草丛生；一汪薄
水的冬水田，明晃晃地反射着水光。下得车来，脚上的
一双军用解放鞋，很快被乡场场口的烂泥巴吞没。披
着蓑衣、戴着斗笠、裹着塑料雨披的乡民，或赶场，或摆
摊，在路边或蹲或立，吸着旱烟，摆着龙门阵，打望着过
上过下的路人。乡场稍显萧条。猪粪味与毛把烟气味
刺鼻，“你谈”“他谈”的乡音，此起彼伏。

上山前，打听到坦克团刚刚调离。一个从川西方
向转隶而来的分队，进驻了坦克兵们留下的营房。按
照首长指示，作为营部文书，我需要第一时间上山，摸
清这个已归属我部的“实力”。

离开场口后，我往邓家屋基方向步行。路上尽是
烂泥污水。经由飞驰而过的货车、客车碾压，公路变得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道路边的茅草棚子、行道树干和
低矮的阔叶林上，溅满了浑黄、灰白的泥浆。远远地，
可看见田垄上冒雨放牛的老人，能听见村狗的狂吠、鸡
鸭的惊叫，农舍上的炊烟，在雨雾中随风飘舞……凄风
苦雨扑面，好一处苦寒之地。我建立了对临峰山的第
一印象。

一年过后，营队完成任务，归建临峰山。全营分散
宿营在邓家屋基、塘湾、双堰塘、龙井等地。我所在的营
部，暂时驻扎在邓家屋基。此地原本是坦克团团部。新
建的楼房刚刚竣工，个别平房还未来得及安装门窗，营

院的绿化还是空白。整编的命令下达，一夜之间，坦克
兵们闻令而动，不知去向，空留下团部门前长达千米的
烂泥壕沟和两堵石砌堡坎。集群坦克驶过后留下的深
深车辙，无声地告诉我们那些远去的前尘往事。

2建功临峰山

从施工转入战备，军营生活步入正轨。一天，在长
满杂草的操场上，一位经得允许进入营区的照相师，借
来一支没有装子弹的冲锋枪为我们拍照。已当兵两年
的我，头一回见到了真正的冲锋枪。在营长的指导下，
我们扎紧腰带，端枪瞄准，摆出射击姿势留影。到了傍
晚，我与通信员一起，穿过偌大的操场，朝门前的堡坎
走去，一边哼歌，一边远望夕阳西下的乡场……

很快，接到了军校录取通知书。喜从天降。我乐
滋滋地跑进空寂无人的团部大楼，把大红的通知书左
看右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吗？！

在接下来漫长的军旅岁月里，我一次又一次离开
临峰山，又一次次回到临峰山顶上。“身份”也在不断变
化，从文书，到参谋；从副职，到主官；从学员，到统领近
百人的工兵骨干集训队队长……在临峰山，我与战友
们站岗、执勤、出操、集会、学习、训练，把人生最美好的
青葱时光，留在了山顶上。

1989年末，部队从云南执行任务归来，实施工程装
备管理“三化”达标。我们以原坦克库为基础，修建大
型机械库和修理工间。为此，我去往军区领取施工蓝
图，编制工程预算，与一位甘肃籍老兵一起，驾驶着大
型推土机，从重庆预制厂运来超大型砼盖板。施工结
束后，我冒着酷暑，爬上脚手架，用十多桶红黄油漆，亲
手完成了库内的大幅标语书写。

非常荣幸，两次在山上参加师集训队学习，进而走
进集团军参谋比武竞赛场，并以优异的成绩荣立三等

功。集训队的氛围真好啊，教员素质过硬，认真教学；学
员团结互助，不耻下问，成绩快速提高。那一天，在和尚
坡射击场，我与防化参谋任伟学习之余互相拍照，留下
了以临峰山为背景的珍贵照片。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
收获过后的田野，是我们训练的“天然靶场”，枪声阵
阵，记载我们激情燃烧的日子。于个人来说，两次将近
半年时间的集训，学习了现代化条件下的合成作战理
论，战术标图、手枪射击、军事地形学课程，让我小小地
骄傲了一把。集训队领导、某红军团团长刘义学望着我
们说，你们真年轻啊，再过些年，你们这批参谋里面，将
出现好多团长、师长，甚至将军。当时我还以为领导在
开玩笑，没料到后来的实践，真的就应验了刘团长的预
言——临峰山参谋队，除了我们几个兵种参谋“不够争
气”外，真的出现了一批军师团级的领军人物。

在临峰山，我随领导蹲点连队，荣幸地见到下基层
视察工作的总参首长韩怀智将军；与总部来江津指导
工作的陈亮英大校、赵越中校同唱一首歌、同吃一锅
饭；在教导队大操场临时搭建的舞台，零距离欣赏总政
话剧团魏积安、林达信等明星的小品表演，演员与士兵
合唱《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盛夏时节，带着工兵班长
骨干集训队，在山野间模拟攻防战斗，实弹实爆，枪声
阵阵，硝烟弥漫，一派火热的战斗景象……临峰山上好
风光，实在是一处安静的学习地，是一处摔打营队、淬
炼战力的绝佳练兵场。

尽管如此，前前后后、断断续续的十年相伴，我对
苦寒之地的印象没有多少改变。据说是山下开挖小煤
窑的原因，地下水流失了，临峰山上一直缺水。官兵们
的生活用水极其艰难。为解决洗澡问题，我曾带领战
友们自建蓄水池，从山上引来山泉。然而所谓山泉，水
质含碱量异常超标。记得是一位来队蹲点的领导，亲
自从水池中取水送去化验，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
视。临峰山上，从此安装了自来水管，修建了洗澡堂
子，基本解决了官兵们的喝水与洗澡问题。

3回望临峰山

时光如电，白驹过隙。帅乡江津，早已由县改区，随着新
时代新征程的节律，即将融入重庆中心城区。那临峰山上，
还是道路不平、信息不灵、电灯不明、水还常停吗？非也。

前些天，我让儿子驾车，专程去了一趟第二故乡。
除了山势、地形大体未变，临峰山的生存与生态环境大
为改观，道路全部硬化，森林葳蕤，群猴出没。昔日的
缺水之地，修筑了一汪碧波荡漾的高山大湖。场口处，

“双拥模范县”纪念碑高高耸立。老乡说，您可别小瞧
我们这乡旮旯，因为遍种生姜，搞多种经营，家里存款
几十上百万的，多的是呢。

徜徉在留有我青春记忆的临峰山，小有遗憾的是，
解甲归田多年的我，再也不能进入戒备森严的营区。
我与儿子，只能远远地驻车，远望一下我曾经的宿营
地，思念过往，聊以慰藉无尽的“乡愁”。快四十年了，
多少军中旧事，早已隐入尘烟。我亲爱的首长和战友，
临峰山上风光好，你们可还记得那里的日日夜夜？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主席）


